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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约翰·麦克尼尔等环境史家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在人口、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高科技方面都

进入一个大加速的时代，与之相应的是污染、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消失的加速。他们将之视为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新世( An-

thropocene) 的开端。参见 John McNeill and Peter Engelke，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自然与城市历史的缠绕

———草海之城堪萨斯城的变迁

侯 深

(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堪萨斯城崛起于密苏里河与堪萨斯河的交汇处，是一个依赖大平原的农牧业所建立的美国

中西部都市。铁路助力资本打破了自然的种种限制，令大平原转化为堪萨斯城的腹地。虽然征服自然以
实现城市经济的永续增长，一直是堪萨斯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文化的野心，但是成为腹地

并不意味着自然完全受到资本与技术力量的操纵，更不意味着自然的消失。作为一种自发的、独立的力
量，自然以其丰饶奠定城市发展的基础，也以其极限挑战着城市发展的野心和规划。在堪萨斯城的故事
中，1930 年代的尘暴与 1951 年的洪水以灾难的形式迫使这个城市去适应新的生态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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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在堪萨斯城正式建制一百年之际，该城最大的报纸之一《堪萨斯城星报》出版了一期百年特
辑，题目为《今日之城崛起于昨日之滨河小镇》。这份特刊的封面是两幅嵌套的彩绘图片。下方较小的一
幅图片中，站立着一位手拄来复枪的拓荒者，身旁是头戴羽毛的土著人和一架双牛驾辕的篷车。画面中
拓荒者的背影坚毅而笔直，他身旁的土著人则显得矮小卑微。拓荒者眺望着流向远方的密苏里河，近处
是一艘小小的平底驳船，稍远处一艘冒着滚滚浓烟的汽船向西驶去。河岸芳草萋萋，在较平坦处排列着
七八座低矮的小楼。屋宇之后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山丘。这幅较小的图片嵌入占据整版的大图之中。在大
图中，依然屹立着男子的背影，依然流淌着迢迢的河水，依然摇曳着堤岸的高草，但是一桥飞架南北，

在宽广的大河北面，是一座巨大的、高耸的城市，山丘已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连天入云的大厦。
对现代的美国城市而言，只有当这些大厦勾勒出城市的天际线时，它方可被骄傲地称为一个大都市。男
子的身旁不再有土著的陪衬，他一手插在西装裤的口袋之中，望向的也不再是荒蛮的西部，而是因汉尼

拔大桥而极大便利了对外交往的城市。河上的汽船已经消失，篷车早已是历史的陈迹，昔日的河港小镇
伴随汉尼拔大桥的修建，逐渐成为美国中部密集铁路网的中心。大图上方一架飞机驶向城市，标志着一
个新的交通时代的到来，似乎也宣告着一个河港与牛镇( cow town)时代的落幕。①

在 1950年大加速( the Great Acceleration) 时代到来之际，百年的堪萨斯城野心勃勃、充满生机。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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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土长的堪萨斯城居民渴望讲述自己城市的历史，如同所有热切地赞美家乡的人们一样，他们兴致

盎然地回忆着过去的苦难与辉煌———如何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如何以普通人的聪明智慧创造出今
日的富强。在他们的讲述中，一个胜利的故事逐渐成形，它的基调是进步的，节奏是迅疾的，气质
是民主的，信仰是自由的，它将是一个典型的西部故事，也会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在那些对一
个城市深具认同感的人们的笔下和口中，个体的城市传记类似于个人的传记，而人们愿意去记录并

且传扬的是成功者的故事。历史学家如是，普通人更是如此。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关乎
成功的故事，一个昔日只有数十人的皮毛贸易小镇成长为横跨堪萨斯与密苏里两州、人口近 300 万
的大都市，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不但为无数前赴后继来到此处的人们提供机遇、希望和财富，
也为西进的人们提供了最不可或缺的能量———食物。
但是，胜利的故事并非总是历史的全部，苦难历程的终点并非必然导向辉煌。取代胜利或者进步叙

事的，也不仅有衰败一途，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故事。已经有很多人在讲述这个新的故事，
从中可以看到一部分人如何为了另一部分人的成功而付出代价，以及前者作为个体或群体所罹受的不公、
挫折和失败。然而，就像历史不仅是关于某一个或者某一种人的成功故事，它同样也不只是关于“人”的
成功或者失败的往事。为成功而付出的代价经常由人类以外的生物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所承担，而自然
环境的变迁反过来会影响人类及其创造物，如城市的存在方式、历史轨迹与权力关系。
堪萨斯城的成长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芝加哥在大平原上的翻版，它距离芝加哥 800公里，同芝加哥

的情形一样，讲述它的故事，同样需要回到大西部，回到高草与短茎草草原、玉米与小麦农场，回到牲
畜围栏与肉类加工厂之中。1991年，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 William Cronon) 出版了《自然的大都市:
芝加哥与大西部》。① 在此书中，克罗农打破了城市的既有行政边界，将之放入一个更为辽阔的生态与历
史维度中进行讨论，开创了环境史研究的经典叙事。他通过“商品流动”( commodity flow)对都市( metropo-
lis)及其腹地( hinterlands) ②的影响展开二重研究，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经济系统的交叠层面上，
探讨芝加哥得以成为中西部最大都市的根源。城市资本的力量借助铁路、冷冻罐车等现代技术将大西部
变成芝加哥的生态腹地，为城市提供其所需的资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草原转化为麦田，牲畜取代
了野牛，五大湖区的森林成为建筑材料，大西部的自然被不断地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而芝加哥作为
这些商品的集散地逐步扩张，成为自然的大都市( nature＇s metropolis)。大西部原有生态系统的演化中嵌入
了资本的逻辑，“居于中心的城市对其周边的地区施加着长远的市场影响”，远离市场的腹地的景观变迁
与物种兴衰不再由其所在栖息地的环境所决定，而成为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③ 这无疑是极具挑战
性的洞见。但是，虽然资本的逻辑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四处延展，自然的力量却始终在与之抗衡。芝加哥
的生态故事并未结束于“白城”，④ 自然也没有就此为资本的逻辑所统御，简化为克罗农所言的“第二
自然”。恰恰相反，作为一种独立的、自发的力量，自然执着地存在于城市、乡村和更遥远的腹地，
不断地形塑着城市的生态、经济与个体的生活。
堪萨斯城与芝加哥一样，是一个自然的大都市。它们几乎拥有共同的腹地，也分享着某些相似

的经历。然而与克罗农所描述的芝加哥所不同的是，在堪萨斯城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壮
伟的大都市一往无前地以资本为利器碾压、征服其腹地生态的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这样一个故

①

②

③

④

［美］威廉·克罗农著，黄焰结等译: 《自然的大都市: 芝加哥与大西部》，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腹地( hinterland) 原为德文词，原意为城市或港口背后的土地( the land behind a city or port) ，后被引申为同某一城市之间发

生密切经济联系的农业地带。在克罗农使用“芝加哥腹地”一词时，他所指的是支撑芝加哥城市诞生与发展的自然系统，以及为了
维护城市的运转而发展的西部农业地带，他强调的不仅是这些地区同芝加哥的经济联系，更注重它们同这座都市的生态联系，因

此，他将芝加哥称为“自然的大都市”。
威廉·克罗农: 《自然的大都市: 芝加哥与大西部》，第 379 页。
“白城”( the white city) ，指的是 1893 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建筑群，其总设计师为丹尼尔·伯纳姆( Daniel Burnham) ，景观设

计师为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 Frederic Law Olmsted) 。克罗农以《白城朝圣之旅》作为其芝加哥故事的结尾。在克罗农看来，
“白城”标志着芝加哥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的华丽崛起，也标志着城市与乡村彻底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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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它的过往生态经历中，自然的力量从未被彻底消灭，它的变迁始终影响着城市权力与经济形
态的改变。① 而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不仅讲述了一个典型的美国中西部都市的崛起与所受的挫折，
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城市与自然之间纠缠的历史。

一、两河交汇处的堪萨斯城

堪萨斯城诞生、成长于广袤的北美大陆的中部，坐落于堪萨斯河与密苏里河的交汇处。后者是
北美最长的河流，诨号“大泥流”( the Big Muddy) ，它自白雪皑皑的洛基山峰顶起源，最终汇入密西
西比河黑褐色的洪流之中。与密苏里河相比，堪萨斯河短而浅，长度不过 185 公里，整个流域位于
今日的堪萨斯州，然而即使如此，它也可能在某个持续暴雨的季节浊浪滚滚，洪水成灾。因此，当
地人在闲谈间，也以“大”名之，称之为“the Big Kaw”。“Kansas”“Kaw”“Missouri”均得名自曾经在
河畔生息繁衍、激流泛舟的中西部土著部落，它们与其赖以生存的河流及成千上万的河狸和满山遍
野的橡树一起，共同塑造了白人未至之前的生态。这里是两种生态系统的交汇处，在堪萨斯河的入
河口处，由高大的橡木和山核桃树构成的东部林地生态遭遇了中西部的高草草原生态。
当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团 (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在 1804 年 6 月 26 日来到卡奥点 ( Kaw

Point) ———堪萨斯河与密苏里河交汇处时，这里的河山已经数度易手。最早留下记录的是 18 世纪初
的传奇人物———法国浪子布尔芒( Etienne Veniard de Bourgmont) 。在 1763 年的《巴黎和约》之后，西
班牙人在名义上控制了这个地区，但是法国人仍然在皮毛贸易上占据主导地位。在 1803 年路易斯
安那购买( Louisiana Purchase) 完成之后，密西西比河以西 214 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划入美利坚合
众国版图，但是当时远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精英对那片土地一无所知。②

在刘易斯与克拉克的旅行日志中，除了少许捕猎野生动物的记录，并没有线索激发人们对此处

土地未来的想象。他们修整三日后，便逆流北上，继续对密苏里河流域的探险。在密苏里河从源头
流向密西西比河的漫长行程中，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支流汇入其奔腾的河水，但是卡奥点的特殊意义

究竟何在? 探险团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1804 年，年轻的合众国刚刚拉开西部舞台的序幕，尚无人
知晓在其面前展开的平坦大地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潜力。对实现路易斯安那购买的托马斯·杰弗逊总
统及其同代人，甚至之后的两代人而言，他们的世界是湿润、苍翠、森林覆盖的北美东部; 而密西
西比河以西，特别是西经 98°以西的未定地带却是荒凉、干旱、没有树木、不适宜农耕之地，一个
“美国大沙漠”( Great American Desert) 的幽灵开始在美国公共想象的上空浮现，并且固化为人们对
于这个地区的基本认识。实现“美国大沙漠”到“美国花园”( American Garden) 的转化需要数十年的
探索与认识，因此，紧随路易斯安那购买而开启的，并非托马斯·杰弗逊总统所向往的属于自耕农

①

②

目前关于堪萨斯城的环境史著作只有一部: Amahia Mallea，A Ｒiver in the City of Fountain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Kansas
City and the Missouri Ｒiver，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2018. 作者主要关注城市水污染及其治理问题，而且在此书中对环境
正义的问题予以特别讨论。其他关于堪萨斯城的著作主要包括: Sherry Lamb Schirmer，A City Divided: The Ｒacial Landscape of Kansas
City，1900 － 1960，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2; Kevin Fox Gotham，Ｒace，Ｒeal Estate，and Uneven Development: The Kan-
sas City Experience，1900 － 2010，Albany: Sunny Press，2014; G. S. Griffin，Ｒacism in Kansas City: A Short History，Traverse City，MI:
Chandler Lake Books，an Imprint of Mission Point Press，2015; Darryn Snell，“Meat-Packing，Ｒace，and Unionization in Kansas City，1880 －
1904，”in Michael Neary，ed. ，Global Humanization: Studies in the Manufacture of Labour，London: Mansell Publishing，1999，p. 127 － 163;
John Herron，“Making Meat: Ｒace，Labor and the Kansas City Stockyards，”in Diane Mutti Burke，Jason Ｒoe，and John Herron，eds. ，Wide-
Open Town: Kansas City in the Pendergast Era，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2018; Urban League of Kansas City，The Negro Worker
of Kansas City: A Study of Trade Union and Organized Labor Ｒelations，Kansas City: Urban League of Kansas City，1939; Amber Ｒ. Clifford-
Napoleone，Queering Kansa City Jazz: Gender，Performance，and the History of a Scene，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8.

Meriweather Lewis and William Clark，Journal of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June 26 － 28，1804. https: / / lewisandclarkjour-
nals. unl. edu / item / lc. jrn. 1804 － 06 － 28 ( 2020 － 08 － 16 ) ． 卡奥点现在已经变成卡奥点公园，位于刘易斯与克拉克国家历史小径
( Lewis and Clark National Trail) 。克拉克所建议的军事要塞并没有在此处付诸实践，而是于 1808 年在距此处大约 50 公里处建造了奥
色治要塞，借此控制当地的土著部落。1820 年代，这个要塞因奥色治人的撤退而逐渐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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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帝国，而是一股巨大的商业浪潮。①

堪萨斯城在这股资本与自然相碰撞的浪潮中首当其冲。密苏里河正是在此处不再继续流向西
南，而是拐向东部，奔赴密西西比河。这样一个弯道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为那些立志前往西南部的
人们提供了弃船转车最便利的地点。最初，此弯道周边的土地是一个天然的前往新墨西哥圣塔菲的
补给站。那些希望与土著和墨西哥人进行贸易往来的东部冒险家乘船来到卡奥点，在此间购买篷车
与牲口，穿越大平原向西南而行，最终抵达圣塔菲。著名的圣塔菲小径在大篷车和来复枪的加持下
成型。很快，新的愿景产生了，通向太平洋的俄勒冈小径成为更多人奔赴西部的路径，但是它们拥
有共同的起点———堪萨斯城和与之毗邻的堪萨斯州的独立城。1848 年淘金热开始后，更多的篷车从
此处出发，带着对未来、财富、自由的渴望西去，去实现这个国家与他们个人的天定命运。这股浪
潮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带向他们的梦想之地，直至 1869 年州际铁路贯通，篷车队伍才慢慢从大平
原上消失。在此之前，至少有 40 万人通过俄勒冈小径西去，演绎了无数的悲喜剧。而这个在 1855
年人口不过 500 人的小镇———堪萨斯城，在其中扮演的生态角色究竟是什么?
堪萨斯城所踞之处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地理上最佳的换乘点，同样重要的还有其草原生

态。无论西进的移民是选择圣塔菲还是俄勒冈小径去开拓西部的荒野，他们的篷车都需要役使成千
上万头牛、马、骡子，这些牲口需要饲料，而围绕堪萨斯城周边的草原正是它们整顿、休憩、过冬
的天然牧场。堪萨斯城知名的传记作者詹姆斯·Ｒ. 肖特里奇( James Ｒ. Shortridge) 认为，堪萨斯城周
围的草原是这个西部小镇成长为大都市的最重要的三大地理特征之一，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

特征。② 但是，肖特里奇以及其他研究堪萨斯城历史或者地理的学者们同样忽略的是，堪萨斯城的
草原属于向西伸展的广袤平原，而这片南至得克萨斯，西抵科罗拉多，包括堪萨斯、内布拉斯加、
俄克拉荷马、怀俄明诸州在内的辽阔“草海”( the“sea of grass”) 才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生态特征。

二、瞭望充满希望的西部

19 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大沙漠”的形象开始慢慢淡化，在时人眼中，这里仍然是野牛遍布、
土著横行的荒蛮之地，但是它已具有变成“花园”的潜质，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发掘这一潜质，让沙
漠如玫瑰花般绽放。1854 年，国会签署《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其政治目的明确，即希望借
此废止《密苏里妥协案》，将新加入联邦的西部各州变成蓄奴州，最终引发了堪萨斯与密苏里边界的
蓄奴州和自由州支持者之间的一系列流血冲突。③ 但是，无论在“流血堪萨斯”中各怀心机的对峙双
方的政治立场与道德诉求如何，他们拥有征服自然这一共同的信念，未来的总统林肯在其 1854 年
发表的皮奥里亚演讲中，将此信念表达无余。在批驳《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逻辑上的漏洞和道
德上的荒谬的同时，他说道: “整个国家都认为要充分利用这些领地。我们希望它们成为自由白人
的家园……。”④至于如何充分利用，使之成为自由白人的家园———事实上，在内战结束后，它也成
为部分自由黑人的家园———则是林肯总统在 1862 年颁布的《宅地法》中所回答的问题。⑤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美国大沙漠”神话的构建与解构一直是西部史的重要话题，迄今为止最精彩的讨论仍然是韦布的经典之作《大平原》。
参见 Walter Prescott Webb，The Great Plains，Boston: Ginn，1931.

James Ｒ. Shortridge，Kansas City and How It Grew，1822 － 2011，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2012，pp. 6 － 7.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规定《密苏里妥协案》所设定的北纬 36°30'的分界线不再适用，新加入各州可以按照自愿原则

决定成为蓄奴州或者自由州。该法案引发了北部自由州支持者与废奴主义者的愤怒，在当时堪萨斯领地和密苏里州交界处，爆发了
多场武装冲突，史称“流血堪萨斯”。参见［美］埃里克·方纳著，于留振译: 《烈火中的考验: 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商
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三章。
转引自埃里克·方纳: 《烈火中的考验: 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第 81 页。
在 1862 年内战陷入胶着状态之际，对美国西部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宅地法》颁布，伴随此后一系列相关法案的签

署，最终近 1 /10 的美国国土被免费发放给约 160 万宅地农( homesteaders) ，为其对自由和财富的追寻提供了保障。大量土地被赠予
铁路公司，以鼓励私人企业加入国家的阵营，共同实现对自然的全面开发。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76

在堪萨斯城，商业仍然是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但是此时，商业所仰仗的不再是自然孕育的毛

茸茸的生物，在人性的贪婪、资本的支撑、金钱的诱惑、威士忌的刺激和土著的娴熟猎捕技艺下，
那些因其美丽、温暖的皮毛而受到猎人青睐的动物( 如河狸) ，将被捕杀殆尽。这个野心勃勃、决意
扩张的国家需要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它的商业不能继续依赖于自然漫不经心、毫无效率的产
出。人类之手必须介入，应当由人类来决定自然应当产出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速度和周期来产
出，这是农业与牧业的基本逻辑。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农民在缴纳税款之后，其产出供给自身、家
庭与社区的需要。但是大平原将要出现的农业和牧业与之不同，它将是早期以商业和市场为导向的
农牧业，将在农民的劳动与国家的意志、人类的需求与土地的供给之间嵌入资本的链条，从而改变
大平原的农业生态与城市景观。
堪萨斯城站在美国西部开发的前哨，是最鲜明地为大平原生态与经济角色的转变所定义的城

市。西部的农业开发使这个城市能够从一个贸易中转站、圣路易皮毛贸易王朝的小角色，摇身一变
成为密苏里州最大城市( 包括其在堪萨斯州的部分) 。在 1850 年代，西部开发的鼓吹者们( boosters)
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1857 年出版的《堪萨斯与内布拉斯加历史》一书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西部
开发的可能。此书有一个当时流行的冗长的副标题: 《描绘土壤、气候、河流、草原、山丘、森林、
矿物、道路、城市、村落、居民，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主题》，扉页上则是号召人们移民堪萨斯城
的宣传。在此书中，作者沃尔特·斯隆( Walter Sloan) 费心竭力地以当地土壤、河流、气候、动植物
的丰饶，全方位地解构堪萨斯和大平原地区“大沙漠”的形象，以期吸引来自东部的拓荒者。他写
道: “堪萨斯的气候同密苏里、肯塔基、弗吉尼亚相似，不过略干一些。这里的土壤可以完美地产
出所有的谷物、牧草、蔬菜，还有中部各州的各类水果。……从堪萨斯河口以西，沿河 100 余英里
的两岸，优良的木材非常充裕。……很多橡树的直径有五至六英寸，杨树往往更加高大。”在此书为
堪萨斯城专辟的章节中，作者写道: “这个野心勃勃的小城市，现在正全力以赴服务于移民、圣塔
菲与加利福尼亚的贸易。”①该书的作者预见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以及更远的西部平原的广阔农牧
前景，但是很显然，他对这个雄心勃勃的小城市的野心尚未有清晰的认知。
该城早年的领袖人物之一———罗伯特·T. 范霍恩( Ｒobert Van Horn) 则展望着更为宏大的前景。

1855 年，正当而立之年的范霍恩从俄亥俄来到堪萨斯城，该城刚从 1850 年的霍乱之灾中恢复元气。
彼时，它的人口不过寥寥 478 人，但是，西部开发的鼓吹者已经用各种方式为这个作为拓荒起点的
小镇背书。范霍恩成功地买进刚刚成立的报业公司，发行了这个小镇的第一份报纸《堪萨斯企业
报》。② 密苏里河南岸便是堪萨斯城，沿岸的建筑大都是仓库，昭示着该城的港口位置。港口背后
是延绵数百英尺高的崖岸，其上森林繁密，但是此时已有几幢住宅。③ 在未来的数十年间，堪萨斯
城在不断向西拓展其腹地的同时，也将砍伐这里的森林，夷平大部分山崖，建造一个城市。《大堪
萨斯城早期史》的作者查尔斯·迪赛里奇( Charles Deatherage) 本人就是当地一位木材商，因此，在
他的著作中对此处的森林状况有大量描述。

①

②

③

Walter B. Sloan，History of Kansas and Nebraska: Describing Soil，Climate，Ｒivers，Prairies，Mounds，Forests，Minerals，Ｒoads，Cit-
ies，Villages，Inhabitants，and Other Subjects Ｒelating to that Ｒegion，with a Correct Map，Galesburg，ILL: Boishel，Kuhn ＆ Co. ，1857，
pp. 10，12 － 13，17.
此报首次发行时，名为 Kansas City Enterprise。1857 年，范霍恩执掌该报后更名为《西部商报》( The Western Journal of Com-

merce) ，1858 年更名为《堪萨斯城西部商业日报》( The Kansas City Daily Western Journal of Commerce) 。此后数度更名，在 1938 年，此
报再度更名为《堪萨斯城日报》( The Kansas City Journal) 。自 1881 年《堪萨斯星报》创办后，这两份报纸长期竞争，《堪萨斯城日报》
最终败北，在 1942 年停刊。此报的不断更名在某种意义上暗示着堪萨斯城的定位转换，从最初完全由贸易为主导的商业小镇变为
一个综合性的大城市。在内战中，由于范霍恩的共和党背景，此报坚定不移地支持联邦。范霍恩本人在 1860 年代三次当选堪萨斯
城市长，对这个城市的早期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关 1855 年堪萨斯城的情形，参见《大堪萨斯城早期史》。Charles Deatherage，Early History of Greater Kansas City，Missouri

and Kansas，the Prophetic City at the Mouth of Kaw，Vol. I，Kansas City，MO. : Interstate Pub. Co. ，1927，pp. 384 －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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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书中，迪赛里奇用数页篇幅转引了范霍恩于 1857 年圣诞晚宴上所做的题为《时代的精神》
的演讲。范霍恩的演讲激情澎湃、用词考究，他传递的信息是那个时代人们熟悉的声音: 铁路将吹
响进步的号角，贯彻民主的制度。“铁路蕴含着进步的哲学……”，他告诉听众: 在那些大量使用人
力与畜力进行运输的古老国家，“朝廷修建城市，专制统治者的法令强迫整个帝国为其奢靡的都城
进贡。……在这里，人民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城市……纽约、辛辛那提、芝加哥、圣路易斯、新奥尔
良是我们人民的大都市”。上帝之手以山峦河流确立了商业的中心，“正是通过研究全能之主手指划
过的痕迹，贸易的先驱与文明先锋选择了这些地方建立共和国的宏伟城市。在通向密西西比与太平
洋山峦盆地的商贸西进的路途中，最后一个伟大的财富、贸易与人口的中心稳固地坐落在密苏里与
堪萨斯被岩石环绕的河湾之中”，那就是堪萨斯城。他铿锵有力地言道: “从哥伦布时代开始，商业
与企业便一直在追寻西部。西部、西部，这是跨越大西洋，溯流波多马克河，翻越阿勒格尼山，顺
流俄亥俄河，穿越密西西比河，北上密苏里河的口令，它终于被找到了。堪萨斯城屹立在西进航程
的终极所在( ultimate point) ———它是商业的西部( commercial west) : 位于堪萨斯城以西的地区必须横
越大陆向我们靠近。我再重复一遍: 西部终于被找到了。”①

范霍恩敏锐地看到堪萨斯城在铁路时代将至的时刻所占据的独特位置———它位于美国的地理中
心。基于此，他告诉人们，当铁路从四面八方修入堪萨斯城后，它们将为堪萨斯城，“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超越的财富之矿，在 70 个小时内带来得克萨斯的棉花、蔗糖与牲畜，大平
原与山区的皮毛，东部的工业制品，密西西比河流域与苏必利尔湖的铜与木材”。最后，他例举芝
加哥所创造的奇迹，并且自信地宣告: “让世界像知晓芝加哥那样了解我们，让他们知道，在这里
有一个商业中心，为自然的法则所确立……让我们努力西进———该词 ( westward) 为堪萨斯城而存
在……。”②在 1857 年的圣诞之夜，这个城市的商业精英欢聚一堂，虽然自由州与蓄奴州的撕裂正
在加深，堪萨斯城深陷于此裂缝当中，已在一次次的流血冲突中感受到内战的阴影，但是，当他们

望向西部，看到的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丰硕富饶的土地。他们坚信上帝的规划与自然的法则将带来一
个都市的崛起，这是他们的“天定命运”。

三、当东部的资本遭遇西部的牲口

从堪萨斯城向西瞭望，究竟能够看到什么?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人们看到的都是一片一望无垠

的大平原。19 世纪中叶，铁路尚未修抵堪萨斯城，遑论横贯东西的 70 号高速公路，但是圣塔菲、
俄勒冈小径在此时依然繁忙，点亮了堪萨斯城商人们眼中闪耀的商机。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大平
原上看到如此辽阔和肥沃的草原。在 1850 年代，这里仍然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野牛。然而这些大
平原的霸主终将消失，不是因为它们的毛皮与骨肉，而是由于它们必须为来自遥远大陆的“远亲”家
牛让位。大平原虽然辽阔，却容不下野牛和家牛同时存在，野牛 ( bison) 或者美国野牛 ( American
buffalo) ，哪里有家牛( cattle) 听来那么悦耳，后者与资本( capital) 的读音如此相似，而它也将证明
自己不会令资本持有者失望。更何况，这里不仅将变成一个个辽阔的牧场，还将变成世界的面包
篮，人们将犁开大平原的土地，翻起这里的土生草种，将其变成小麦与玉米的家园。坐落于这样的
位置，如其鼓吹者所言，堪萨斯城“注定”会成为一个农业中心( agricultural capital) 。
在 1882 年出版的题为《堪萨斯城的主要工业》一书的导论中，作者用最为热情洋溢的语言重复

着 19 世纪该城的出版物中对堪萨斯城随处可见的称颂: “在一片辉煌领土的入口，一片拥有无与伦

①

②

Charles Deatherage，Early History of Greater Kansas City，Missouri and Kansas，the Prophetic City at the Mouth of Kaw，Vol. I，
p. 573.

Charles Deatherage，Early History of Greater Kansas City，Missouri and Kansas，the Prophetic City at the Mouth of Kaw，Vol. I，
p.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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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肥力和生产力的领土，一片有着绝佳的有益健康的气候的辽阔区域，一片面积接近旧世界若干

个国家总和的领土上，屹立着我们伟大共和国的中心都市( centropolis) ———堪萨斯城，它坐落于连
绵的山丘之上，俯瞰这片壮丽的区域，向世界上最好的种族( nations) 与人民( peoples) 发出邀请。堪
萨斯城几乎坐落于美国的地理中心，无论从任何一个方向进行精密的计算，所确定的( 地理) 中心地

点距离它都不过几英里。而且，一个强有力的事实还在于它恰巧位于美洲的农业带，同它接壤的区
域涵盖世界上最好的畜牧业领地，此外还有密苏里与堪萨斯著名的铅矿、锌矿、煤矿，科罗拉多和
新墨西哥的铅、煤、铁、银、金矿。”①在堪萨斯城同业公会( the board of trade) 1879 年的年度报告
中也写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 1878 年) ，四季风调雨顺，农民获得了大丰收。他们的家禽和牲口不
断增加; 我们开垦肥沃土地的面积也在不断延伸; 移民，估计有数十万健壮而精力充沛的勤劳人民

开始在丰产的草原上寻求机遇，增加业已存在的共同体的财富，令其更具活力; 这一年我们也完全

分享到美国铁路修建的红利……虽然我们的市场价格压得偏低，但是商品在自由地流通，金钱也颇
为充足。在这个城市( 堪萨斯城) 中，也有着同样令人满意的情形，因为堪萨斯城与新西部之间的关
系如此亲密，同声共气，不论任何事物对一方产生影响，另外一方便会迅速地感受到同样的

影响。”②

坐拥这片巨大的腹地，堪萨斯城的鼓吹者有了十足的底气向东部掌握资本的大亨们游说，吸

引他们的财富。芝加哥早已给出如何发展的模板，因此堪萨斯城十分清楚铁路之于现代城市的意
义。绝佳的水路位置仍然是堪萨斯城可供吹嘘的资本，但是它的实际作用在铁路时代已经大幅度
降低，尤其是堪萨斯河并非一条适于汽船航行的河流，堪萨斯城的水路优势有限。所以只有铁
路，才是任何一个中西部小镇得以崛起的根本。范霍恩在 1855 年的展望被堪萨斯城内部长期的
流血冲突和此后全国性内战的爆发所打断。但是内战甫一结束，他们便开始游走奔告，宣扬堪萨
斯城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和此城商业精英们果决的智慧和合作的精神。在打败所有位于堪萨斯
州、密苏里州的竞争者之后，堪萨斯城联手新英格兰资本于 1869 年在密苏里河上建成了第一座
“永久性”桥梁———汉尼拔大桥 ( the Hannibal Bridge) 。但是 1886 年的一场龙卷风摧毁了它的中
段，后来在距其 60 米处的上游修建了第二座汉尼拔大桥。大桥的修建正式启动了堪萨斯城日后
成为大平原铁路网中心的进程。③

铁路的修建对这个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同芝加哥一样，堪萨斯城将成为牲畜与粮食的中转、
加工集散地。但是与芝加哥的不同之处在于，木材在这个城市的商业中无足轻重，虽然在堪萨斯城
初立之时，沿密苏里河流域，甚至沿堪萨斯河向西仍然有不少森林，但是大平原的本质是草原，高

大乔木在这里并非优势物种。不过，对这个城市而言，牲畜与粮食的庞大利润足以令它的商业精英
志得意满。来自东部的资本再一次发挥了推动作用。1869 年，出身名门的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
当斯( Charles Francis Adams Jr． ) 在波士顿的豪宅中开始思考自己的投资方向。经过深思熟虑，他选
中了堪萨斯城。1871 年，他出资在堪萨斯城建立了牲畜围栏( stockyard) ，当时的面积不过 13 英亩，
位于堪萨斯河的西岸洼地( the West Bottoms) ，在州界的西边。自此，不仅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景观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样，与它息息相关的新西部生态也将为之改变。
亚当斯的曾祖父是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独立宣言》的撰写人之一; 祖父

①

②

③

The Leading Industries of Kansas City: A Ｒeview of the Manufacturing，Mercantile and General Business Interests of the“Gate City of the
West”To Which Is Added a Historical Sketch of Its Ｒise and Progress，Kansas City: Ｒeed ＆ Co. ，1882，p. 3. Spencer Ｒesearch Library，Univer-
sity of Kansas.

William H. Miller，Second Annual Ｒeport of the Trade and Commerce，Completed for the Board of Trade，Kansas City KC，MO. : Peter
H. Tiernan，Printer and Binder，1879，p. 9.
关于堪萨斯城铁路的修建及其同城市发展的关系，参见 Charles N. Glaab，Kansas City and the Ｒailroads: Community Policy

in the Growth of a Ｒegional Metropolis，Lawrence，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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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昆西·亚当斯，美国第六任总统。他的家族中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辈出。对自己在堪萨斯城所
立的功业，亚当斯毫不掩饰其得意之情，他在 55 年后撰写的自传中写道:

我确实取得了一项伟大的商业成功，这是唯一一项在商业上让我颇感自豪的功绩。自 1869 年堪萨斯
城牲畜围栏公司建立伊始，我便参与了它的建设。40 年间，我一直担任它的领导人，指导它的策略与发
展。在我最初成为其主席时，它不过是个资本 10 万美元的公司，每年净盈利大约 2 万美元。从这里开
始，作为它的主席，我一步步地令其发展壮大，直至今日( 1915 年) ，它的资产已经超过千万美元，每年
净盈利大约 120 万美元。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它一直在行业内稳居第二，只有一次在一年内分四次发放
红利，而导致这一情形的原因是一场巨大的灾难———1903 年堪萨斯河流域的洪水。三天内它卷走了这个
公司价值 60 万美元的财产……这场损失一直无法弥补。我一直以一种开放的、自由的精神管理着堪萨斯
城围栏，它既是一项巨大的公共福利，也是一项可观的商业功绩。①

亚当斯真诚地相信他所投资的公司是一项伟大的善业，为这个踌躇满志的城市创造了丰厚的

利润，也为成千上万来到这个城市寻求生计的穷苦移民提供了工作和面包。然而他从未记录自己
是否曾经亲临这个在潮湿的洼地和隆隆作响的铁路旁建成的围栏，每一个小小的牛棚中挤满待宰

的牛、猪、羊。当然他也没有造访过受恩于其善业的工人日夜作息的地方，围栏周围的空气中永
远散发着粪便、汗水和牲口身上特有的臭味。不过，与他对这个企业的公益性所怀的信心相比，
亚当斯对他以一己之力建立美国第二大牲畜围栏的强调则显得更加盲目。虽然亚当斯更为自我认
同的身份是历史学家与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在如何看待一个由他担任主席的企业崛起的问题上，

他显然与所有的企业家有着同样的认识: 伟大的个人的头脑导引资本的聪明流动是成功的关键。
但是，在牲畜围栏的经营上，西部的土壤、水、草、牛，还有数以千计的移民劳动力至少扮演了
同等重要的角色。
无论如何，确如亚当斯所言，这是一场巨大的成功。1891 年，在牲畜围栏公司成立 20 周年之

际，堪萨斯城的商贸年度报告回顾了该城牲畜业的发展。由于这是堪萨斯城商业俱乐部( the Com-
mercial Club of Kansas City) 在年度报告停止发布三年后，第一次接替同业公会撰写的报告，其内容
格外翔实。报告写道: “堪萨斯城的牲畜业开始于 23 年前，在 1868 年，它总共接收 1. 3 万口猪、
4200 头牛。……与其他任何行业相比，牲畜业对堪萨斯城无与伦比的发展贡献最大，这门生意不仅
仅与其他产业保持同步，还总是处于领头羊的地位。现在，堪萨斯城的牲畜业全国排名第二，仅次
于占据世界牲畜市场领先地位的芝加哥。”浩浩荡荡的牲口大队延绵不绝地被火车运抵堪萨斯城，队
伍如此之庞大。报告继续写道: “如果将所有被带入堪萨斯城的牲口装入一辆连续的列车，这个牲
口集合将从肯塔基的路易维尔一直延伸至旧金山，再回转路易维尔。……如果将这些牲口排成一列
纵队，这条活生生的队列将长达 39 376 英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半。如果让这个纵队以每小时 4 英
里的速度昼夜不停地前进，则需要一年零 45 天才能完全通过同一个地点。”②此时牲畜围栏已经占
地 100 英亩。在 1920 年代，牲畜围栏接收的牲口数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好年景如 1923 年，有
2 631 808 头牛、2 736 174 口猪、377 038 头牛犊、1 165 606 只羊、42 987 匹马和骡子被运至这个城
市。③ 到 1945 年，这个“牲畜旅馆”占地 238 英亩，共有 4200 间牛“房”( 围栏) ，700 间猪圈，450
间羊栏。④

对大部分牲畜而言，这里不是“旅馆”，而是“屠场”的号房。同堪萨斯城牲畜围栏一同崛起的
是肉类加工业。同样以 1923 年为例，1 194 527 头牛留在本地，直接进入肉身分解线( disassemble

①

②

③

④

Charles F. Adams，An Autobiography，1835 － 1915，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16，pp. 187 － 188.
Twelfth Annual Ｒeport of the Trade and Commerce of Kansas City，being the firs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ommercial Club of Kansas

City，for the commercial year ending June 30，1891，Kansas City: Press of Hudson-Kimberly Publishing Co. ，1892，pp. 47 － 48. 牲口取道堪
萨斯城为转运点先于牲畜围栏公司的建立，但是 1868 － 1871 年间，堪萨斯城接收牲口量很低。

Margret Landis，“How KC Became One of the Great Stock Markets of the World，”Kansas City Kansan，July 20，1986，p. 4B．
“Your Kansas City at War: The Story of the Stockyard，”Mar. 11，1945. Kansas City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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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占总量的 45%，留下的猪是 1 857 143 口，牛犊约有 48%被留下来，羊留在当地的比例更
高，接近 62%。绝大部分马和骡子都留在堪萨斯城，不过它们的命运不是待宰，而是贩卖给大平原
的农场主，继续其被役使的命运。① 在这些加工厂与围栏旁边，则是一栋九层高的牲畜交易大厅，
人们在此进行牲口交易。这些自出生便已命运注定的动物有过在西部广阔的天空下咀嚼多汁美味的
青草的好时光，但是自它们被驱赶入火车的那一刻起，在中间商的眼中，它们只是移动的商品，而

不再是活生生的生命。
肉类加工、牲畜围栏与牲畜交易大厅精诚合作，奠定了堪萨斯城“牛镇”的赫赫威名。当然，堪

萨斯城不仅仅是一个牛镇，它还是一个“谷仓”，从联合谷仓( the Union Elevator) 开始，一座座巨大
的谷仓被建立起来，以高度机械化的方式定义了西部洼地铁路沿线的风景。小麦、玉米、燕麦、大
麦、干草、苜蓿同牲口一样络绎不绝地进入堪萨斯城。1945 年，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展望堪萨斯城战
后发展前景的报告中写道: “在正常年份中，堪萨斯城在磨坊饲料的生产上一直排名第一，在面粉
的生产上，多年来常居第二。堪萨斯城在很多年中，一直是全国———假若不是全世界———排名第一
的冬小麦( 交易) 市场”。② 与牲畜围栏和肉类加工厂之间的关系一样，谷仓与磨坊以及其他各种食
品加工厂，如面包、意大利面、糖果生产厂并肩出现。当然，这里同样存在谷物交易大厅。从这些
谷物被倾入谷仓的那一刻起，它们同其产出地的联系便被彻底割裂。
在资本的运行逻辑中，大平原变成了商品经济掌控下的腹地，堪萨斯城则成为真正的“门户城

市”。同芝加哥一样，它既面向西部，汇集彼处丰饶的产出，又通往东部，为那里的市场生产食物。
正如城市规划委员会为它所做的定位: “堪萨斯城在全国经济中提供了几项特别的、很有价值的服
务。来自丰饶的农业地带的牲畜与谷物、牛奶与奶制品、家禽、鸡蛋、蔬菜和水果倾入堪萨斯城的
铁路与卡车中转站。它们在那里被移入包装车间、仓库、批发市场、加工车间、零售店和交易大
厅。其中一些在生鲜状态便已被消费，还有的首先经过加工而后在堪萨斯城被消费。再有一些穿过
这个城市，甚至没有离开过车厢或者卡车，被运往其他遥远的中心( 城市) 。”③一方生产，一方买
卖，还有一方消费。买卖一方的加入，隐藏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其腹地的联
系，消费的一方关心的只是杂货店或者超市食品架上的食物是否充足，是否涨价，至于这些食品的

生产地是怎样的情形，生产者是怎样的状态，他们既不关心，也没有得知讯息的渠道。④

但是，被隐匿的联系并不意味着联系被切断，买卖的一方———城市农业经济的运行者们其实从
一开始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同其腹地的联系，并在经济规划中不断强调这一联系。在上述城市规划委
员会的同一份报告中，再次明确了这个城市及其腹地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要求人们认识到“大堪
萨斯城是一个经济整体”，认识到“这个地区对其农业腹地的依赖”。“正因为它将自己与一个非常
丰产的农业腹地以蜘蛛网般的铁路和卡车线路联系起来，堪萨斯城的都市区方得以存在”。⑤

四、干旱与洪水

耐人寻味的是，在 1945 年的城市规划委员会报告中，有一个在 19 世纪高频出现的词汇———自
然( nature) 自始至终没有现身。彼时无论是堪萨斯城的鼓吹者，还是同业公会早期报告的撰写者，

①

②

③

④

⑤

“Your Kansas City at War: The Story of the Stockyard，”Mar. 11，1945．
City Plan Commission，Agriculture，Greater Kansas City，1945，p. 14． Kansas Public Library．
City Plan Commission，Agriculture，Greater Kansas City，1945，p. 3.
在美国、欧洲，还有中国的大城市，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伴随对食物安全的考虑和对快餐文化的抵制，越来越多的城市消

费者要求食品溯源。在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地，随着有机农业的扩大，出现了“从农场到刀叉”( “farm to fork”) 的运动，期望以此
重建城市同其周边腹地之间的有机联系。但是，这种城市文化的转变，整体而言仍是小众的、中上阶层的需求，大部分人仍然从沃
尔玛或者大润发购买着不知所源的食物。

City Plan Commission，Agriculture，Greater Kansas City，1945，p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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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反复使用该词，提醒人们大平原的沃土和物产是自然的慷慨馈赠，位于两河交汇处的堪萨斯城

是自然选择的绝佳地点。然而在 1945 年，委员会的精英们看到了腹地，也明智地提醒着城市的规
划者，堪萨斯城不能脱离其腹地而独立存在，但却没有看到腹地背后仍然保有的不按资本逻辑运行

的自然。克罗农同样如此，虽然他讲述的是“自然的大都市”的建立，但是最终，自然同样变成了腹
地，变成“第二自然”，即为资本所左右的人工化景观。腹地是人为规划的产物，是温顺的、有序
的、可预知的，虽然会偶发“痉挛”，却总会回到既定的规划道路上。但自然则是一种不驯服的、自
发的、独立的力量，当人类努力与之相适应时，双方或许有相对稳定的合作; 但是在单纯的征服、
榨取之下，双方则处于对抗的状态。有时，技术和资本会占据上风，但是当榨取达到一定的极限
时，自然的对抗性力量便会爆发，即使并非总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将破坏既有的规划，给

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迫使征服它的资本、技术与城市力量做出调整。堪萨斯城、芝加哥，还有成
千上万的其他城市都概莫能外。

1930 年代的堪萨斯城与其他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城市一起，进入了艰难时代。在这个城
市的政治与社会史上有一个特别的标签———彭德格斯特时代( the Pendergast Age) 。同许多美国城市
一样，堪萨斯城同样受制于城市大佬政治。① 今天，很难想象这个循规蹈矩，位于美国中部最为保
守区域的城市在禁酒令时期，如同芝加哥，以及遥不可及却又密不可分的纽约一样，是恶名昭著的

“完全开放城市”( wide-open town) 。从 1920 年代开始，美国在全国范围内颁行禁酒令，堪萨斯州严
格执行，直至 1950 年代酒精饮品仍然罕见。但是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下城，排列着大大小小或
昂贵或廉价的酒吧，当然还有赌场和妓院。在城市的周遭，有着大量私酒作坊，这个城市即使在经
济萧条的困顿时刻，仍然有丰足的玉米供他们酿造波本威士忌，它的优质大麦和德国移民传统也保

证了一桶桶口感丰富的堪萨斯城风味啤酒的酿造，这大概是一个粮食之都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禁酒
令下达之后，无数城市只能运营地下酒吧，想方设法获取购买私酒的渠道，堪萨斯城则不仅是私酒

的贩卖方，同样也是私酒的生产方。
一个“完全开放的城市”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能够容忍帮会、赌博、妓院、酗酒这些为一个正常社会

所排斥、唾弃的事物，但往往也对多元文化有更强的包容力。这样的城市角色，令它吸引了形形色色的
不同人群再次来到这里。毫无疑问，堪萨斯城自建立之初，便已确立起一个由资产和教育程度所界定的
等级社会，伴随它的成长和新移民的不断涌入，等级区分愈发森严，但是，在 1920年代到 1930年代中，
萧条的经济与黯淡的天际令每个人都怀有某种末日之感，一度令罪恶与正义、贫穷与富裕，甚至黑人与
白人的界线变得不那么分明。私酒贩子旁边住着在高尔夫球场挥棍谈生意的企业管理人，黑人社区迅速
扩大，地下酒吧与爵士乐舞厅混杂在众多小教堂与贫民窟中间。这个城市此时已经有大量来自爱尔兰、
南欧和美国南部边境的天主教移民，在 20世纪早期又迁入了大量波兰人，他们成为西部洼地牲畜围栏和
加工厂的主要劳动力。这个“完全开放的城市”建立在多种族的移民基础之上。
此时恰逢整个世界处于萧条之中，与东西部同处于大萧条的城市相比，堪萨斯城遭受的是双重打击。

他们引以为傲的腹地，在过去 80年中曾经强有力地推动了这个城市的发展，然而在经济衰退之时，腹地
终于不再以城市资本所期望的方式继续产出，而是用笼罩一切的黑色风暴扫荡了全部希望。极度的干旱，
在整个 1930年代困扰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不过，对大平原来说，干旱是一种常态。1877年到 1939
年间的堪萨斯城年度商业报告显示，干旱不断地出现，导致庄稼歉收，使堪萨斯城农业产业的利润一定

程度下降。当然干旱并不必然导致沙尘暴，后者是另外一种灾害，起因是人们将多年生的野草连根拔起，
换上单年生的庄稼，后者的根太短，当干旱开始，狂风刮过，没有深植于土壤下一两米之深的根系固定

泥土，这时，孕育无数生命和人类食物来源的泥土变成了尘土，尘暴开始了。伴随 1930年代的干旱而来

① Jason Ｒoe，“Thomas Joseph Pendergast，”Biography from The Pendergast Years: Kansas City in the Jazz Age ＆ Great Depression，Kan-
sas City Public Library，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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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席卷南部大平原———堪萨斯城腹地———的尘暴。
唐纳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在他的经典之作《尘暴: 20世纪 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中讲述的

就是尘暴如何形成的故事。这本在 1979年出版的著作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经典叙事: 资本主义并非仅是
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政治与社会文化，这种文化在生态层面上将自然视为资本，对之进

行极度压榨，以求得最大的产出，而尘暴便是此种文化所制造的巨大灾难。① 沃斯特所关怀的是大平原
上的草、水、土壤，还有在尘暴中制造与罹受苦难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关注城市，也没有尝试将大
平原农业的生态经历同其所支撑的城市相联系，思考自然和都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克罗农找到了另
外一个方向，从大平原的反方向———城市出发。他讲述的同样是资本主义文化对自然的掠夺，但是
最终成就的是芝加哥这个自然的大都市。克罗农并未将芝加哥的崛起视为一场彻底的生态灾难。他
所关注的仅是自然如何被商品化的过程，而无论干旱、蝗灾、洪水，或者此后的尘暴都没有出现在
他的城市建造故事中。本文所做的努力是将《尘暴》与《自然的大都市》这两本环境史经典著作所思
考的问题结合在一起，重新反思自然之于城市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腹地对于城市的影响。

1930 年代的尘暴摧毁了南部大平原蒸蒸日上的农牧业，土壤流失、庄稼干枯、牲口渴饿而亡。
而这片被尘土吞噬的地区正是堪萨斯城最重要的腹地。在城市的年度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
城市粮食交易市场收购粮食数量的变化。在 1900 年，堪萨斯城总计收入粮食 46 638 250 蒲式耳，
其中小麦 34 775 450 蒲式耳，玉米 8 334 250 蒲式耳。此后的二十年，虽然不同品种粮食的数量有
所变化，但是总体持续上升。1921 年，一战之后的小麦大丰收也为堪萨斯城带来了新的繁荣。这一
年，总共收入粮食 139 629 550 蒲式耳，其中小麦 110 204 550 蒲式耳，玉米 15 495 000 蒲式耳。之
后的十年虽然偶有起落，但是基本保持稳定。到 1931 年，东部的城市仍然深陷经济危机之中，但
是堪萨斯城的粮食业却依旧繁荣。1932 年，干旱开始影响大平原，致使粮食产量下降。到 1933 年
尘暴降临时，粮食总量约为 1921 年的一半，其中小麦产量更低，仅略高于此前的 1 /3。到 1936 年，
粮食产量略有回升。② 然而，总体而言，这样的衰退情形延续至 1939 年才渐渐恢复正常。在城市规
划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如下表述: “直接围绕堪萨斯城的诸州( 堪萨斯、密苏里、内布拉斯加、爱荷
华、阿肯色和俄克拉荷马) 在 1939 年为堪萨斯城的农业市场提供了近 2 /3 的农业原材料。……在堪
萨斯城这样一个从根本上依赖于其周围腹地的城市，所有职业的‘存在理由’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农业
相联系。”城市规划委员会也看到了尘暴对堪萨斯城经济的影响，指出 1939 年堪萨斯城的牲畜业开
始回暖，在每一种牲畜的交易量排名中都位于全国前七位，但是，与尘暴发生之前堪萨斯城牲畜围

栏稳居全国第二的位置相比，此排名则不尽如人意。报告指出，回到 1932 年、1933 年，“在那些极
端干、热的年份之前，堪萨斯城的排名总是好于 1939 年”。③

在大萧条与尘暴的双重压力下，堪萨斯城民众与其在大平原的同胞们一样，转向华盛顿吁请帮

助。随着联邦政府入驻，特别是二战期间包括军用飞机制造在内的大量军工产业转入内陆，堪萨斯
城再次得到救赎，这一次不是依赖其尘土漫野的腹地，而是联邦政府。

1950 年，堪萨斯城已有百年历史，虽然在纽约这样的东海岸大都市眼中，它还是一个位于中西
部的落后的乡村，但这个城市的鼓吹者们已有足够的自信对这种无知表示不屑。他们成立了堪萨斯
城百年委员会，回顾这个城市的辉煌历史，展望它的光明未来: “工商业的进步，与市政建设和文

①

②

③

［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 《尘暴: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1932 年粮食总量为 91 699 559 蒲式耳，其中小麦 80 294 400 蒲式耳，玉米 7 630 500 蒲式耳; 1933 年，尘暴降临，粮食总量

降至72 751 650蒲式耳，其中小麦 49 115 200 蒲式耳，玉米 18 831 000 蒲式耳; 1934 年，粮食总量为 73 136 000 蒲式耳，其中小麦
44 057 000蒲式耳，玉米25 236 000 蒲式耳; 1935 年，粮食总量为73 351 400 蒲式耳，其中小麦49 700 800 蒲式耳，玉米18 054 000
蒲式耳; 1936 年，产量略有回升，粮食总量为 87 105 400 蒲式耳，其中小麦 63 744 000 蒲式耳，玉米 17 481 000 蒲式耳。参见
Board of Trade，Kansas City，MO，Annual Ｒeport，1937，p. 9. 因小麦和玉米之外的其他粮食品种数量较小，故未记入统计———作者注。

City Plan Commission，Agriculture，Greater Kansas City，pp. 4，14，19.



83
2021 年 3 月
第 2 期 环境史研究

化产业的增长，令堪萨斯城置身于进步主义城市的行列中，共同构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堪萨斯城
在 100 年间的发展中，从一个稚嫩的拓荒者小镇变为一个拥有强大的商业、工业、市政、文化力量
的大城市，现在正阔步向前，成就工业的力量……( 成就其) 工业生产力和工业领导力。”他们期待这
个城市成为一个产业更加多元的城市，但是毫不讳言农业是一切的基础，农业自身也直接催生了各

种工业。经过尘暴和二战，大平原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堪萨斯城再次成为牲畜业和粮食业的中心，
“冬小麦( 交易) 市场全国第一，谷物( 交易) 中心排名第二”。① 在恢复能力上，自然与城市拥有着
某种共性。此时堪萨斯城的商业精英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开启这个城市的新一轮增长。
然而，一场不期的意外爆发了，1951 年，经过多天的暴雨之后，堪萨斯河和密苏里河河水暴

涨，堪萨斯河无法汇入密苏里河，洪水从西部洼地冲破堤岸，轰然登岸，摧毁了早已成为这个城市

身份象征的牲畜围栏。此后，牲畜围栏不断衰落，最终在 1991 年彻底从城市的版图上消失。
事实上，洪水之于堪萨斯城，如同干旱之于大平原，原本是这个城市应当始终审慎应对的常态。在

1845年，当这个城市尚未存在时，一场洪水摧毁了刚刚出现的商贸定居点。1903年，堪萨斯河、密苏里
河流域再次暴发大洪水。洪水暴发后，W. Ｒ.希尔( W. Ｒ. Hill)撰写了一部小册子，以记录这场洪水。他在
该书前言部分第一句话中写道: “作者相信 1903年的大洪水应当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所
以他决定描述这场洪水的画面。”他鼓励人们去想象“两条狂野的河流冲入一个有着 25万居民的城市及其
郊区，想象一下 12英尺高的洪流如特快列车般穿过联合仓库和周围的区域……”。② 然而，当时亲历过
这场洪水的人们尽管曾为之感到恐惧与悲痛，但显然最终遗忘了这场灾难。
不仅洪水被遗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这两条堪萨斯城因之而生的河流也在铁路、汽车和即将到来

的航空时代，成为人们视而不见的存在。密苏里河上曾经川流不息的汽船早已消失，河流对于堪萨斯城
的功用看似消失了，至少在普通人眼中是如此。对于城市规划者来说，它们仍然是流动的上、下水道，
提供饮水，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如同大部分城市那样，将城市废水与垃圾直接排入河流当中。③ 它们
是这个城市的另一种腹地，在铁路时代之后，只有在抚今追昔的时刻，方为人们忆起的存在。然而，
1951年洪水的降临，再次提醒着人们，它们是自然的河流，无论有多少水坝与堤岸，当足够的雨水倾入
它们的河道，古老的狂野力量就将被再次唤醒，冲破一切人类施加的束缚，宣告自身的存在。

结论: 自然的力量与城市的演化

无论堪萨斯城、芝加哥，抑或其他城市都在发展过程中建构着自身的腹地，这些城市的发展也
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其腹地的产出，然而，这些腹地显然远比其创造者所期望的更为易变不定。它们
有着不同的土壤和植被类型，不同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同的进化历史，不同的河流形态与水文环

境，不同的能源资源( 如石油、天然气、煤) ，不同的气候类型和循环。当然这一切从来不是一成不
变的。很多时候，它们的变化源自其漫长的演化历史中发生的变异。然而，在农牧文明开启之后，
很多变化则是人类与他们栖息的环境互动的结果。如果大西部的开发者，如堪萨斯城的创建者，以
及成千上万来到这个城市寻找安逸、稳定生活的人们曾经希冀的是永恒的福地，那么显然他们注定
会一次次地失望。腹地就像人为吹起的巨大气泡，每一个气泡都是不确定的，也都会对城市构建者
或宏伟，或细微的设计有所抗拒。人们不应当期待，腹地一旦建成，便将始终处于稳定、驯良和永
续的状态，它们可能会被干扰，可能会四分五裂。有时，气泡甚至会破碎，1930 年代的尘暴之于堪

①

②

③

“Midwestern Titans: Kansas City Industries Work for the World，”The Kansas City Centennial Association，The Kansas City Centenni-
al，1950，p. 72.

W. Ｒ. Hill，The Great Flood of 1903: Being a Graphic Story of How Two Mad Ｒivers，the Missouri and the Kaw，Deluged Kansas City
and Its Suburb，Kansas City: Enterprise Publishing Company，1903.
在《喷泉之城的河流》一书中，作者讲述了堪萨斯城对堪萨斯河的污染与治理的过程。参见 Amahia Mallea，A Ｒiver in the City

of F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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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城而言，就是一个巨大气泡的碎裂，当然它毕竟只是一个最极端的灾难性事件。有时，气泡会
消失，当一个地方原有的资源( 例如油田、煤矿、金矿、森林) 被彻底消耗之后，它从前的腹地功能
便不复存在。更多时候，它的变化是渐进、微妙的，时刻提醒着它的创造者和承继者调整自己的设
计。有时甚至意味着彻底地改变设计的初衷或者放弃整个设计。纵观人类的过往，很多时候，历史
特别是环境史是关于失败的故事，是关于某个人群、某个城市，甚至某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宏图在面
对被误解、低估、不稳定的自然环境时幻灭的故事。不过，幸运的是，历史同时也在讲述关于城市
对其生态现实的适应。
没有人会否认，城市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城市的变化并非只意味着增长或衰退。对大多数现代美国

城市而言，它们的变化更多在于重新调适自己同其腹地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学会去适应，而非一味

地掠夺; 学会去约束，而非无止境地膨胀。这意味着城市文化的一种变化，意味着它的居民和政策制定
者需要去反思: 对于这个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其他物种，以及它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而言，真正
重要的是什么。更意味着他们意识到自然允许它们的气泡膨胀的极限，一旦超越了这个极限，城市将面
临新的失败。或许它仍然会复苏，如同堪萨斯城从尘暴与洪水中的重生，但是这必然要求一代人，甚至
数代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而那些人往往是生活在堪萨斯内城和大平原农场中的普通人。同样不能幸免的
是一个曾经生机勃勃、丰富多元的生态系统，它们正是灾难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如果美国城市在过去 200
年中，总是在经历灾难或者资源枯竭后才能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或许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候: 在新的

灾难到来之前收敛野心，直面自身的脆弱，学习与同样无常而脆弱的自然相互依存。
1930年代的尘暴之后，大平原再次振兴，重新向世界源源不断输出粮食和肉牛。它的农业变得更加
机械化、现代化、企业化，奥加拉拉含水层( the Ogallala Aquifer) 的发现令它暂无缺水之虞。但是，这个
含水层并不能保证永续的水源，在未来的几十年，最多一百年的时间内它就会因不断增大的取水量而消

失，而取水量的增大很大程度上源自更多的人对汁水丰富的牛排的渴望和牧场主们对饲养肉牛获取的丰

厚利润的追逐。如同沃斯特在《尘暴》出版 25周年后回顾大平原的变化时所言: “像传奇式的美国西部的
铜矿和金矿产地一样，支配着大平原的畜牧业今天也是一种矿业经济。它提取的是肉而非矿石。和所有
的矿业经济一样，它的结果必然是鬼镇，被抛弃的住所，荒废的农场，以及崩溃的企业。”①当尘暴再度
来临时，堪萨斯城又将会如何? 或者人们会说，它现在有着庞大的制造业、高科技工业和健康服务业，
更何况它完全可以向联邦索取更大的帮助。后者曾帮助它走出昔日的困境，在联邦如此强大的今日，将
会给予其更加慷慨的支持。但是，即使这个国家如此强大，它仍然需要支持其机器运转的能源，供养其
人民的食物和水。华尔街的商业精英和硅谷的技术极客即使拥有比现在更精明、强大百倍的头脑，他们
仍然需要土地的产出，需要水，需要无须净化便可自由呼吸的新鲜空气，还有在文明的边缘得以保留的

野性世界。那个世界中的非人类生命，包括草原的郊狼、沙漠的蜥蜴，亚马逊雨林中在亿万年内循着自
身的轨迹演化的鸟类、昆虫与植物，它们都有着自身的生存权利。
至于堪萨斯城，有些东西失落了，在变化中远去，不可复归。没有逝去的是夏日闷热而潮湿的日夜，

这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及其支流所共有的气候类型。这个城市一次次的复兴是否讲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故
事? 它是否已经学会如何与自己的极限及其所处的生态现实相处? 诚如沃斯特所言: “美国人对大平原仅
仅一个或两个世纪的统治，并不能成为预言任何社会或机制长期生存概率的根据。在如此短暂阶段的基
础上，没有历史学家、环境史家或其他人，能够挑选出一个未来的赢家。”②

责任编辑: 宋 鸥 郑广超

①

②

唐纳德·沃斯特: 《尘暴: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 330 页。
唐纳德·沃斯特: 《尘暴: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 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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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angled History between Nature and Cit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ity of the Grass Sea—Kansas City

HOU Shen

( School of History，Ｒemin University，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 Kansas City，rising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Kansas and Missouri Ｒiver，is an American Mid-western
Metropolis based on the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of the Great Plains.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power of cap-
ital and railroads broke down the limits of nature and turned the Great Plains into the hinterlands of Kansas City.
Although it was the ambition and scheme of Kansas City as well as capitalist culture to conquer na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ermanent growth of the city and its economy，it did not mean that the nature of the hinterlands was
under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technology and capital，neither did it mean the disappearance of nature. As a spon-
taneous and independent force，nature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with its abundance，
but challenged the growth dream with its limits. In the story of Kansas City，the dust storm of the 1930s and the
flood of 1951 forced the city to relearn how to adapt to its ecological reality.
Key words: Kansas City; hinterlands;


dust storm and ecologic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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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 Land Myths and the Fate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FU Cheng-shuang

( Modern World History Ｒesearch Center，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350，China)

Abstract: The American Indians have lived in the wilderness of North America for tens of thousands years
and had exerted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efore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his men
arrived there. On behalf of their Christian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depriving the aborigi-
nals，the Euro-Americans made up the virgin land hypothesis，dividing the native Americans into two contra-
dictive symbols: the noble savage and ignoble savage. This hypothesis quickly became the ideal tools for
White Americans to expand in the Western frontier，to expel and deprive the American Indians. For the for-
mer group，virgin land means opportunity and the hope of fortune in the wilderness，while for the American
Indians，it means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evils of white colonialism. With the rising of modern environ-
mentalism，virgin land hypothesis and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of native Americans are widely apprecia-
ted by modern world. American Indians also try to borrow the hypothesis to serve their contemporary fight for
the controlling of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However，the effects are not as good as their expectation.
Key words: Virgin Land; American Indians; Eden; wilderness; savage


